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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與追思

100年前的這個月，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北美洲及英國至少有 1,800名扶輪社員
於戰爭期間服役； 

還有數百人任職紅十字會、 
基督教青年會及各政府部門。 
超過 50位犧牲性命。 

在停戰的 100週年紀念日， 
我們回顧《國際扶輪英文月刊》 
曾經如何呈現這場戰爭。

撰文：Geoffrey Joh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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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15

「雖然戰爭已經舉世公認是從黑暗的過去傳

承下來的血腥武器⋯(扶輪應該 )發揮其影響力，

在不訴諸戰爭的情況下，維持世界各國的和平。」

1914年 6月，參加扶輪社國際協會第 5屆

年會將近 1,300名的扶輪社員聚集在休士頓市立

集會堂 (Houston's Municipal Auditorium)，如此

展現決心。《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在 8月號刊登

這篇全文 183個字的宣言。可是在那之前，連鎖

骨牌已經推倒。6月 28日，年會結束後 2天，

一個名叫加佛里歐 普林西普 Gavrilo Princip的

19歲塞爾維亞裔的波士尼亞人，在塞拉耶佛刺

殺了奧地利大公斐迪南 Franz Ferdinand和他的

夫人蘇菲 Sophie。8月 4日，德國入侵比利時，

不到幾個星期，德國與其盟友奧匈帝國已經與法

國、英國、俄國及塞爾維亞開戰。全歐洲已經陷

入一片黑暗。

隔著大西洋的屏障，起初美國的扶輪社員

只有受到戰事間接的影響。在休士頓年會時，一

位名叫杜夫 R.C. Duff的德州扶輪社員精準道出

美國大多數扶輪社員未來至少一年的心情。杜

夫讚揚工商業 「可敬、活躍、致富的商業、

貿易、及工業」 乃是「戰爭的萬靈丹」。

在《國際扶輪英文月刊》的 10月號，亞特蘭

大 (Atlanta)扶輪社的創社社員之一希克斯 L.D. 

Hicks說了一句標語：「不談戰爭，談生意。」

這些採取隔岸觀火的立場的扶輪社員，反

映出美國威爾遜總統的態度，後者在 8月 4日發

出中立聲明。他在兩個星期後對國會的談話中

說：「美國必須在實質上，以及名義上，都保持

中立。我們必須在思想上，以及行動上，都維持

不偏不倚。」美國的扶輪社員預期能遠遠看著

「人類屠殺」的位置賦予他們一個特殊的角色。

明尼亞波利斯 (Minneapolis)扶輪社懇求道：「讓

我們美國人做我們能做的。我們不可以選邊站。

我們不可以干預。可是我們可以提高和平的呼

聲，讓它穿透這場最無情戰爭的混亂。」

扶輪應倡議和平的呼聲也來自組織之外。

在 9月份對休士頓 (Houston)扶輪社的演講中，

作家兼出版商艾爾伯特 哈伯德 Elbert Hubbard

視扶輪為「全世界最偉大的商業組織」，並呼籲

它「發揮它的強大影響力促進世界和平」。

1914年時，哈伯德在美國的聲譽少有人能

及。留著蓬亂的頭髮，戴著寬大的牛仔帽、穿

著鬆垮的外套、圍著長長的領巾的哈伯德，他

的作品證明他完全不負他的名氣，包括精彩的

月刊文章  最知名的就是《腓力士人》(The 

Philistine)，他的「抗議期刊」 以及他在紐約

州水牛城附近開設的羅伊克羅夫特 (Roycroft)藝

術工藝社區所製作的產品。

1915年 5月 7日，哈伯德和太太愛麗絲搭

乘的路西塔尼亞號 (Lusitania)航行到愛爾蘭海岸

附近時，被德國的魚雷擊中船頭。路西塔尼亞號

在幾分鐘後沈沒，近 1,200人喪生，包括哈伯德

夫婦 來自密蘇里州聖約瑟夫的 44歲種子批

發商威廉 米契希爾William Mitchelhill也在其

中。他所屬的扶輪社懷念他這個「人品高尚的

人，尤其是他的友誼、慈善，及對人類的愛」。

路西塔尼亞號的沈沒讓美國人深刻感受到

戰爭。1915年 7月在舊金山舉辦的第 6屆扶輪

年會中，法蘭克 希金斯 Frank Higgins掌握到

這種心情的轉變。身為扶輪的副社長，希金斯同

時也是加拿大卑詩省維多利亞 (Victoria)扶輪社

的社長。身為大英帝國的一部份，加拿大已經參

與戰爭將近一年。希金斯悲哀說，這個世界在它

的「文化、教育，及文雅的外殼」之下依然像過

去一樣殘忍卑鄙。他說：「這點可從現在正在進

行有史以來最血腥的戰爭這個事實獲得證實，人

類彼此殘殺，就像黑暗時代的野蠻人一樣。」

希金斯害怕「和平與對全人類親善的教義

會一直是遙不可及的事」 除非「有些提升的

力量能注入這個世界。」他相信，扶輪就是「那

個精神，那股力量⋯不斷擴張，持續強大。」

1916

雖然觀點持續改變，沒有在前線打仗的人

努力理解這場戰爭。英格蘭一位扶輪社員在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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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e Addams)
 

我們不可以選邊站。 
我們不可以干預。 

可是我們可以提高和平的呼聲， 
讓它穿透這場最無情戰爭的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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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丁堡一座具戰略重要性的橋樑後，驚嘆「看到崗哨、有

刺鐵絲網，及留槍眼的沙包牆，讓身在曼徹斯特的我們更

切身體會到戰爭，看到 (停泊在福斯灣 Firth of Forth的 )皇

家海軍艦隊時也有同樣感受」。

7月 1日，在法國西北部的索姆河 (Somme)河畔，英

國軍隊攻擊駐守在戰壕的德國軍隊。那天結束時，他們已

經有 5萬 7,470人傷亡，包括 1萬 9,240名傷重不治的士兵。

邱吉爾稱之為「英軍有史以來單日最嚴重的損失與傷亡」。

戰事在索姆河畔又持續 140天，25個國家約 350萬名男

性參與其中。到了 11月中，冬季氣候讓戰事中止，英國軍

隊 包括澳洲、加拿大、印度、愛爾蘭，及蘇格蘭的軍隊

已經有 42萬人傷亡；德軍至少有 43萬人，法國 20萬

4,000人。陷入泥沼的戰事意味著軍隊每天的挺進與撤退往

往是以英寸、英尺，及碼來計算。

1916年 11月，《國際扶輪英文月刊》的讀者得以意外

窺視索姆河畔戰壕的樣貌。幾個星期前，多倫多 (Toronto)

扶輪社未來的社長喬治 布里格登 George Brigden接獲一

位名叫戴佛 F.G. Diver的加拿大中尉來信。信函的日期註明

是 9月 11日，開頭寫著：「收到我的信你無疑會很訝異，

可是我覺得我想要以某種方式表達對你帶我進入扶輪的感

謝之意，並讓你知道即使在遙遠的法國，身處前線的戰壕

裡，我還是感受得到它的影響。」

戴佛接著解釋說，在英格蘭時與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

個師聯防時，他是受命立刻前進法國，加入來自蒙特婁，

俗稱加拿大菁英護衛的第 87營的「幸運軍官之一」。因為

不認識任何軍官，他發現「很難 打入他們的小圈圈」。

有一次在戰事稍歇時，他走進另一名軍官的戰壕「抽根

煙，並順便看看他褲子口袋有沒有東西暖暖身體，因為這

裡早上四、五點時很冷。」

他後來發現這名軍官是里羅伊 蕭 H. LeRoy Shaw少

校，蒙特婁 (Montreal)扶輪社的創社社員兼前社長。此外，

如戴佛所發現，87營還有另外兩位軍官也是扶輪社員：厄

文 雷克斯佛德 Irving P. Rexford少校及約翰 路易斯 John 

N. Lewis少校。戴佛解釋說：「從那個晚上之後，情況對

我就大大不同，雖然我還不算融入他們的快樂小圈子，可

是已經比沒有扶輪的關係時要接近許多。」

在寫下「祝扶輪安好」前，戴佛描述在戰壕裡的「美

好生活」。「生活就像土裡的老鼠一樣，而且也跟老鼠一

樣都沒換衣服 可是雖然有這麼多不方便，還是有事情讓

你覺得很高興自己來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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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1日在中午過後不久，在索姆河的支流安克里河

(Ancre River)東方開戰時，加拿大菁英護衛隊攻佔一個名為「皇

后戰壕」的德國據點。領導該排士兵攻擊的戴佛不幸身亡。

4個星期後在離戴佛陣亡地北方不到一英里的地方，路易

斯也遭逢同樣的命運。1874年生在田納西州，從芝加哥大學及

海德堡大學畢業的路易斯曾在芝加哥一家報社工作，後來成為

《蒙特婁爾憲報》(Montreal Star)的編輯。身為 87營第一連位

階第二高的軍官 (僅次於蕭少校 )，他曾因皇后戰壕一役的英勇

行為獲得卓越服務獎章。11月 18日破曉前不久，在大雨變成下

雪之際，菁英護衛隊從淹水的戰壕爬出來，穿越敵人砲火跋涉

過一塊泥濘無人佔領的土地到另一個德國據點，名為「渴望戰

壕」。到了早上 8點，護衛軍佔領這個據點，可是路易斯已性命

垂危，或者根本已經身亡。 

《蒙特婁憲報》刊登的訃文寫著創立當地童軍團的路易

斯，無論是在芝加哥還是蒙特婁，都慷慨捐款給「特別照顧及

協助兒童的慈善機構」。為了紀念路易斯，蒙特婁扶輪社募集

1萬美元在魁北克省蕭橋男孩農場 (Shawbridge Boys' Farm)興建

一棟房舍，懸掛一塊銅製匾額，上頭刻著「最偉大的愛莫過於

此，他為朋友奉獻生命」。(這棟兩層樓的磚造路易斯紀念館

Lewis Memorial Cottage收容30名男孩，一直使用到1960年代。)

至於蕭和雷克斯佛德，他們撐過戰爭，回到蒙特婁，蕭繼續從

事他戰前的保險事業 (以及他對冰壺的熱愛 )，雷克斯佛德擔任

扶輪社社長，並在 1929年領導一項成功的活動，順利為男孩之

家基金 (Boys' Home Fund)募集超過 25萬美元。

那一年還有一個扶輪相關人士喪生，哈利 勞德 Harry 

Lauder的兒子在法國陣亡。身為一位「俏皮的」蘇格蘭人  

這個經常與他名字擺在一起的形容詞表示一個幽默頑皮或狡詐

的人 勞德是個辨識度很高的公眾人物，包括穿戴著蘇格蘭

裙及寬頂圓扁帽，抽著短煙斗，拿著一支多節瘤的拐杖。他是歌

手、作曲人、及喜劇演員，在英國、澳洲、加拿大、及美國各地

歌舞雜耍表演劇場演出，場場爆滿，據他自己估計，他至少賣出

100萬張唱片。在 20世紀前 20年，他是全球收入最高的藝人。

 1914年底，格拉斯哥 (Glasgow)扶輪社將勞德「再度」成

「我想要以某種方式表達對於你帶我進入扶輪的

感謝之意，並讓你知道即使在遙遠的法國，身處

前線的戰壕裡，我還是感受得到它的影響。」

戴佛中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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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社員，雖然他宣稱那年稍早在美國巡演時已經

加入扶輪。(扶輪內部傳說勞德在芝加哥表演時

見過保羅 哈理斯，兩人還立刻成為朋友。)勞

德經常熱衷於讚揚扶輪，也時常出現在扶輪社，引

導社員唱歌，包括一首他編寫的歌曲，副歌是這麼

唱的：「扶輪，扶輪，就是尋找友誼的所在。」

1916年聖誕節期間，勞德在倫敦一個劇

場演出〈三場歡呼〉(Three Cheers)的時事諷刺

劇，經常吸引從法國休假的士兵 就像勞德所

解釋的，男人要找的是「輕鬆的、有漂亮女孩和

歡樂曲子，而且會讓人開懷大笑的東西」。在新

年的清晨，他客房的門鈴聲吵醒他。一位服務員

交給他一則電報：4天前，大約早上 8點，他 25

歲的兒子約翰 阿爾吉爾及南方高地軍團第 8

營的上尉 在法國小鎮波濟耶爾 (Pozieres)附

近被一名德國狙擊兵射殺。那時約翰 勞德正要

休假返家。

約翰的死讓美國的扶輪社員大受打擊。紐

約市扶輪社送給他父親一篇由他們社員，作家兼

編輯安姆伯格 F.D. Van Amburgh所寫的悼念詞。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在 1917年 2月號刊登這

篇白話詩。這首詩的第三段寫著：「哈利，你看

不見我們嗎？你不懂這不只是你的損失嗎？舉世

同哀傷，出自扶輪社員內心最溫暖的撫慰。」

哈利 勞德在他的回憶錄《法國的巡迴歌

手》(A Minstrel in France)中回憶兒子的死訊幾

乎讓他終止演藝生涯，然而，他還是回去演出

〈三場歡呼〉，強迫自己提供眾人擺脫悲慘戰爭

的短暫喘息。1917年 6月，他到法國慰勞英軍，

士兵懇求他：「哈利，再讓我們大笑吧！」(勞

德的戰時服務 包括募兵宣傳、醫院訪視、

以及債券宣傳 讓他在 1919年受封為騎士。)

在 1917年的行程中，勞德到索姆戰場的兒子

墳墓前悼念。(今天，歐維勒斯軍人公墓 Ovillers 

Military Cemetery」包含 3,440名大英國協的陣亡軍

人；超過 70%都是無名塚。)勞德在兒子墳墓的白

色十字架前哭倒在地。他寫道：「當我此時回首，

我只能想到這個驅動且感動著我的渴望。我想要把

雙臂探入黑暗的墳墓中，把我的孩子緊緊擁入懷

中，親吻他。我想要謝謝他為他的國家、他的母

親，以及我所付出的一切。」

1917年

1916年 11月 7日，在以「他讓我們避開戰

爭」的口號競選後，威爾遜總統連任成功。1917

年 4月 2日，在他就職後 4個星期，他向召開特

別會議的國會發表演說，要求對德國宣戰。不到

幾天，眾議院和參議院都通過威爾遜的提案。

身為數個扶輪社的榮譽會員，威爾遜後

來被《國際扶輪英文月刊》讚譽為「和平倡導

者」。可是在德國人拒絕他介入協商終止戰爭的

企圖，繼續無限制的潛水艇作戰，並策劃承諾墨

西哥取回之前在美國西南部的領土引誘其加入戰

爭之後，威爾遜已經忍無可忍。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支持總統。在 5月號

的社論中寫道：「在對全球民主人士的呼籲中，

威爾遜總統很清楚擺在他們面前的是扶輪的超我

服務原則 為全世界的服務 超過任何單一

國家的利益。」在同一期雜誌中，一個裝飾著美

國國旗的全版廣告以粗體標示「戰爭」的標題，

意味著即將舉辦的年會中「出席年會有史以來最

優秀的事業及專業人士，將給予美國總統更多支

持。請務必來亞特蘭大，國際扶輪的歷史將寫下

最偉大的篇章」。

重病無法出席年會的保羅‧哈理斯，寫了

一份訊息在會中朗讀。在其中他讚揚威爾遜總統

「美國公民的理想典範」 並樂觀看待對

戰爭的潛在益處。他寫道：「此時是大好時機，

此時有前所未有的機會 意想不到的機會。拋

棄無用的過去，掌握有用的現在，此時正是空前

的良機。人類必須從憂傷的深谷昂然起身，從痛

我想要把雙臂探入黑暗的墳墓中，

把我的孩子緊緊擁入懷中，親吻

他。我想要謝謝他為他的國家、他

的母親，以及我所付出的一切。」

哈利 勞德

232018.11



苦中讓高貴昇華。」

在這情況下，這份雜誌的走向也有決定性

的轉變。每個月的「扶輪社消息」專欄取消，

取而代之的是「忙碌推展愛國工作的扶輪社」

及「扶輪社的戰爭服務」。扶輪社員紛紛捐獻

購買救護車及其他軍事用品，他們爭相競比捐

款的金額。紐約州尤提卡 (Utica)扶輪社社員在

其「贏得戰爭」的活動中，購買了 33萬美元的

「自由公債」(註：美國在一次大戰期間發行來

支持協約國軍事行動的債券 )。

當然，《國際扶輪英文月刊》都持續報導

這些民間計畫，尤其是大英帝國的部份。舉例

來說，在 1915年夏天，愛爾蘭的貝爾法斯特

(Belfast)扶輪社捐獻鉅額給當地的救護車基金。

那年秋天，都柏林的扶輪社員「投入絕大部份的

精力在娛樂受傷的士兵」。到了年底，安大略省

漢彌爾頓的扶輪社員辦理「許多園遊會及其他公

眾活動 來為前線士兵的需求募款」。

1917年 9月，訓練營活動委員會主委雷

蒙 佛斯迪克 Raymond B. Fosdick用戰爭部的

信紙，寫了一封感謝函給《國際扶輪英文月

刊》的編輯兼扶輪第一任秘書長 (雖然當時並

未使用這個職稱 )伽斯立 裴利 Chesley Perry。

佛斯迪克寫道：「貴組織所為令我大感佩服，

我還向戰爭部長及總統報告此事。」之後威爾

遜總統親自寫信給裴利，感謝「貴組織在國家

危難時奉獻良多，我認為各位對眾人都由衷關

心的目標有實質重大的貢獻」。

卓越的美國人姓名開始跟戰爭訊息一起出

現在雜誌裡。李納德 伍德 Lenard Wood少將

撰文談論「新式美國陸軍」。美國食品委員會

主委暨未來的總統賀伯特 胡佛 Herbert Hoover

宣揚「清空碗盤的福音」，簡述肉類、牛奶、

脂肪、糖、及燃料的節省方法。他說：「打勝

仗的方法就是停止浪費。」「美式足球之父」

瓦特 坎普Water Camp 在 1888年到 1892

每個月的「扶輪社消息」專欄取消，

取而代之的是「忙碌推展愛國工作的扶輪社」及「扶輪社的戰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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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間，他的耶魯隊的戰績是 67勝 2敗 談論他

對「資深服務團」的想法，說明如何讓超過 45歲的

人「成為有效率的愛國者」。

戰爭主題的詩及激昂講稿也成為該雜誌的固定

專題，刊登標題是 致法國！」、 漫長的戰役」或

是 孩子從軍去」這樣的文學作品。它們的用意在

提振士氣，可是也暗藏絕望的情緒。12月， 國際

扶輪英文月刊》總編輯菲利普 凱勒 Philip R. Kellar

寫了一首 聖誕節的訊息」。開頭是這樣寫的：

喔！戰亂、殘酷、充滿仇恨的世界！

喔！無數戰爭犧牲者的血液

恣意染紅的世界

謀殺、強奪、貪欲、欺瞞、謊言

肆無忌憚荼毒人類的世界！

這首詩的最後一段聽起來帶著一絲希望，可是

仍無法消除陰鬱沮喪之情。就像他其他同胞，凱勒

也警覺到即將來臨的大屠殺。

1915-18

1919年 7月，在終戰日的 8個月後， 國際扶

輪英文月刊》刊登「金星榮譽名單」，列舉「奉獻

生命服務國家及人類」的扶輪社員。名單包含 47位

扶輪社員的名字：其中 26位來自美國，9位來自加

拿大，8位來自蘇格蘭，4位來自英格蘭 但至少

還有 6位成為榮譽名單遺珠的扶輪社員。(直到大戰

後歐陸及澳洲才有扶輪社。)

理查 史迪西 Richard Steacie上尉是第一個陣

亡的扶輪社員。隸屬皇家蒙特婁第 14軍，史迪西於

1915年 4月 22日，在比利時西部的伊普爾第二次戰

役中頸部中彈身亡。陣亡士兵的領章會標示他的位

階及所屬軍團但沒有姓名，他埋葬的墓碑上刻著：

「參與大戰的一位上尉 上帝知其名」。(史迪西的

遺體在 2013年終於辨識出身分。)

這份榮譽名單告訴我們關於韓德森 J.N. 

Henderson的是他來自愛丁堡，可是在該鎮聖蓋爾斯

大教堂裡的紀念碑指出他是皇家蘇格蘭第四軍的少

校，於 1915年 6月 28日在土耳其加里波利半島的

古里峽谷戰役中陣亡。另外一位愛丁堡軍人，皇家

1917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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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蘭第 5軍的騰布爾W.E. Turnbull中尉也死

於加里波利半島。曼徹斯特第 7營的二兵泰勒

C. Taylor依然是個謎題；他不在 1919年的榮譽

名單，可是 1915年 12月號的 國際扶輪英文月

刊》有提到他的死訊。

並非從軍的每位扶輪社員都命喪沙場。密

蘇里州約普林的攝影師羅伯 麥奎爾 Robert M. 

McGuire於 1918年 7月 4日因一場「讓他的身

體符合從軍標準」的手術而身故。紐澤西州澤

西市的喬治 布雷克斯里 George Blakeslee於

1918年 10月 2日在佛羅里達州強斯頓營區死於

不明原因。紐約州金斯頓的法蘭克 基特 Frank 

Keator於 1917年 12月 29日在麻州的戴文斯營

區死於肺炎。還有兩位扶輪社員也死於肺炎，而

夸特馬斯特軍團的尤金 寇斯 Eugene H. Kothe

上尉於 1918年 10月 14日，在華盛頓特區因全

球的流感疫情而病逝。

曾是卡拉馬祖學院美式足球明星中衛的約

瑟夫 威斯尼吉 Joseph B. Westnedge中校曾參

與過美西戰爭，在墨西哥的龐丘 維拉 Pancho 

Villa襲擊德州及新墨西哥州後駐守墨西哥邊

境，並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率領知名的第 32

師「紅箭」的 126步兵團，在法國參與數次大型

攻擊。1918年 11月 29日，在法國南特一家醫

院，威斯尼吉死於扁桃腺炎的併發症。他的名字

不在榮譽名單之列。

對於扶輪社員來說，陣亡人數最多的時候

是 1918年美國軍隊抵達歐洲之後。大多數陣亡

都發生在持續 7週，打破德國最後一道防衛

興登堡防線的默茲 -阿爾貢戰役 (Meuse-Argonne 

Campaign)。紐約州艾爾米拉的哈利 班特里

Harry B. Bentley中尉於 9月 29日在聖奎丁運河

附近陣亡；華盛頓州塔科馬的艾德華 羅德斯

Edward Rhodes中尉則在近兩個星期後在葛藍德

普瑞附近身故。今天，美國退伍軍人協會在班特

里和羅德斯家鄉所在的州都有辦事處以他們的名

字來命名。

10月 22日，德拉瓦州威明頓的二兵約伯

史比爾 Jacob Ferdinand Speer(他的名字也不在榮

譽名單上 )在法國南蒂盧瓦北方被轟炸夷為平地

的馬德林農場附近陣亡。而 11月 4日，在戰爭

結束前一個星期，內布拉斯加州林肯的豪爾德

布朗 Howard E. Brown上校在進攻默茲河附近的

村莊史丹奈時陣亡。身為最後一位已知在第一次

世界大戰中死亡的扶輪社員，布朗在身故前幾個

星期曾寫信給倫敦扶輪社的社友，感謝他轉寄來

「隔年的社員卡」。

可是布朗並不是最後一位往生者。這項殊

榮屬於肯塔基州雷辛頓的葛里芬 寇奇藍 Griffin 

Cochran。《國際扶輪英文月刊》的忠實讀者可

能記得寇克藍的名字，因為大戰前他曾提供扶輪

在他家鄉的最新進展。雜誌編輯解釋，身為扶輪

特派員的他乃是許多「讓我們雜誌成功的服役

者」之一。因為這句話出現在 1916年，因此這

裡提及的服役者並沒有軍事意涵，可是指配合當

時《國際扶輪英文月刊》「雜誌服務」的口號而

志願協助的扶輪社員。

在 1918年春天，寇奇藍在路易斯維爾附近

的薩奇里泰勒營區擔任少尉。寇奇藍所屬的單位

第 309軍備運輸處最後也來到法國，直到戰爭

結束後。1919年 2月 21日，寇克藍在土爾斯身

故，死因成謎。

11月 11日 11時

1918年 4月，戰爭結束前幾個月，扶輪

已經在預想戰爭後世界的局勢。那個月的《國

際扶輪英文月刊》刊登英國作家諾曼‧安傑爾

Norman Angell的文章，標題為〈民主和平的條

件〉。在文中，日後於 1933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的安傑爾支持威爾遜總統成立國際聯盟的呼籲。

威爾遜總統從 1916年開始籌劃推動這項計畫。
像威爾遜一樣，安傑爾知道他在打一場越

來越艱困的戰爭。然而，他挑戰那些認為聯盟不

切實際而心存懷疑的人。他辯稱：「事實上，就

停戰協議「意味著戰爭的結束， 
也是更盛大的和平戰役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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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Po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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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為我們不相信它才會不切實際。如果我們都相信它，決

心付諸實行，這樣不僅會讓它切實可行，還會勢不可擋。」

那麼扶輪戰前的「世界各國之間的和平」理想或許可以

實現。

11月 11日 11時，在巴黎東北方 47英里的康比涅森林

(Forest of Compiègne)，德國代表與協約國司令費迪南 福煦

Ferdinard Foch會面並簽署停戰協議。扶輪社員興高采烈。

菲利普 凱勒更樂觀，認為這場停戰是「人類歷史上最偉

大的投降。它意味著戰爭的結束，也是更盛大的和平戰役的

開始。」

可是在停戰協議簽署前 6天舉辦的期中選舉，共和黨控

制了國會的參眾兩院。即使是能言善道的民主黨總統也無力

回天。據耶魯大學的歷史學者約翰 布魯姆 John M. Blum描

述，不到幾個月，「戰爭期間的理想主義褪變為戰後時期的

重重問題。通貨膨脹、失業，及對蘇聯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恐

懼」 最後一項在《國際扶輪英文月刊》的文章中輕易可

見 「降低大眾對和平及真正國際主義的熱忱。」美國國

會不曾簽署凡爾賽和約，雖然後來國際聯盟成立，美國卻從

來不是會員國。

即使威爾遜的夢想粉碎，扶輪社員仍想像可以自行建立

一個跨國的聯盟。哈伍德 霍爾 Harwood Hull在對波多黎各

聖璜安 (San Juan)扶輪社演講時表達這個構想。(霍爾的演講

詞刊登在 1919年 12月號的《國際扶輪英文月刊》中，標題

為 扶輪的國際聯盟 。)霍爾說：「國際聯盟及它可能達

成的成果對我來說都不過是一場夢、一個空想。讓扶輪可行

的事物，也同樣會讓各國的聯盟可行 人與人的接觸、聯

誼、友誼、瞭解、寬容、信心、以及 最重要的 服務

他人。⋯」

「有朝一日，將會有一個扶輪的跨國聯盟。它可能不是

我們現在聽到的聯盟，可是這個未來的聯盟要成功端看處理

國際事務時扶輪原則被接納與應用的程度，如同人與人之間

的往來也越來越需要這些原則一樣。」

「讓扶輪可行的事物，也同樣會讓各國的

聯盟可行⋯瞭解、寬容、信心，以及

最重要的 服務他人。」

哈伍德 霍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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